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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地

鲁府柴炭山有石刻，明代的，还是
近年公布的县级文保单位。但作为邹
城本地人，我之前从未听说过柴炭
山。资料内容极为简略，只有柴炭山
的大体方位——张庄镇大彦村东北。
于是，驱车一路寻了过去。

手机导航在大彦村结束。打量一
下，这个村在凤凰山西南麓。村子看
来不大，主街东西向。问一位骑电动
车的青年，也一脸茫然说：“我就是这
个村的，这里只有凤凰山，没听说过
有柴炭山。”他叫住一位路过的老者
说：“二大爷，你给人家指个路。”那位
老者听完我的问询，说：“你找的柴炭
山，就是北面的平山，那是过去鲁王
家的，上面还有个刻着字的尖石头，
在路右边，要上山得从西北面的东董
家庄那里。”那青年说：“我正好顺路，
跟着我吧。”

行不多远，就到了东董家庄，青
年往北一指说：“从这个路口上山，全
是环山水泥路，别走岔了。”一番问
路，心里暖暖的，问青年的姓名，他一
笑说：“姓任，俺村姓任的多。”

由东董家庄上山，山路慢慢抬
高，没有车，也没有行人。山路由北
渐渐向东，车子紧依平山而行。平山
不高，山势平缓，山顶更是平的，山上
没有参天大树，可见不远处凤凰山峻
峭的山峰。行至一个山口时，忽然发
现一块尖尖的大石挺在路下方。

停车下路，转过去面对大石，放
眼看去，从上至下刻着“鲁府柴炭山”
五个大字。那块大石呈菱形，一人多
高，是就地取材的大青石，表面没有
精雕细琢，较为粗糙，字迹也不甚规
整，书体有些隶味，可见是一块率意
而为的标志性刻石。数百年过去了，
风雨剥蚀，已尽显沧桑。

这块刻石与明代鲁王有关，鲁王又
和邹城有着紧密的关联。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尽“亲亲
之谊”，对诸子进行分封。他的第十子朱檀，出生不久被封为
鲁王，封地很大，下辖三州二十三县，“东西广八百二十里，南
北袤二百六十里”，比现在的鲁南还要大，邹县囊括其中，兖
州则是鲁王府所在地。为此，兖州由州直接升格为府，并在
城内大兴土木建造王府。

鲁王府建筑仿造皇宫，只是规模略小，有四座城门，三座
大殿，房屋八百多间，后宫、花园一应俱全。朱檀长到十五岁
才到兖州就藩，却是个短命的亲王，四年后死去了，原因是

“饵金石药，毒发双目”。朱元璋很是恼怒，给了他一个“恶
谥”：“荒王”。荒王虽然荒唐，但他的陵墓却建得十分的考
究，墓园就在九龙山上，十分讲究风水，是由当时的堪舆高手
相看而定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荒王墓被发现，继而被发
掘，出土了很多的珍贵文物。

明代藩王实行世袭制，鲁荒王之后，他唯一的儿子朱肇
煇承袭王位，是为鲁靖王。靖王活了79岁，薨后葬于邹县的
云山之阳，和荒王葬地相隔不远。鲁王一系自靖王起，子孙
继继绳绳，枝叶繁茂。这些子孙，因贵为皇胄，要依照典章分
别册封。但册封是按嫡系、旁系的疏密关系逐而次之。从亲
王始，到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以及镇国中
尉、辅国中尉，直至奉国中尉，共八级。女性则分别封为郡
君、县君、乡君。品级不同，俸禄也不同。这些名头看起来很
大，其实只拿俸禄，并不管事，吃喝用度全由朝廷供养，整个
王府就是一种寄生状态。后事也由朝廷操办，鲁王“郡王”

“将军”们，有十多个死后葬于邹县的。如安丘靖恭王、庄简
王、荣顺王等，墓地选在盘龙山、乌龙山、岗山、阳山（护驾山）
等，墓地形制、规模与荒王陵差别很大，不可同日而语了。

鲁国在明代立国之初建藩，与明朝共始终。从第一位鲁
王朱檀，到清初最后一位鲁王朱以海客死金门，共传十世十
三代，历经259年。明初，太祖就为后代各个世系确立了辈
分。鲁王的辈分是“肇泰阳当健，观颐寿以弘。振举希兼达，
康庄遇本宁”共二十辈。最后的鲁王是“以”字辈，为第十
代。随着清兵入关，大明亡国，江山易帜，辉煌不再，宗室成
员为避祸害，四散开来，沦为平民百姓，甚至隐姓埋名。他们
的行辈，600年中并没有沿用完。现在邹城一带有许多“本”

“宁”字辈的朱姓，如果能续上，应与鲁王存在血缘关系。
邹县离兖州很近，王府的许多田地也在这里，主要集中

在县域之北。由此形成不少村庄，村庄名称大都冠以屯、厂，
打上了鲁王的烙印。这些屯厂共二十五个，分为东十三屯厂
和西十二屯厂。如前屯、后屯、屯头，蔡厂、四府厂、牛厂、白
马厂、溪湖厂等。

这些屯厂因地制宜，肥厚之地用来耕种，涝洼之地用来
养鹅鸭，水草繁茂之地用来放牧牛马，可谓功能完备、连片经
营的的农庄。至于名为官厅、李官桥的村庄，这和鲁王府的
往来接待及基本建设有关。另外，为鲁王守陵的一些兵营，
久而久之也形成了村庄，名字还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如尚
寨、老营、云山营等。鲁王对邹县虽然封而不治，但经济乃至
文化已渗透到这里，几百年的浸染，鲁王文化对邹城本土产
生了影响。

经过二百多年的繁衍，到明末时，鲁王后代吃皇粮的已
达近千人，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柴米油盐酱醋茶，鲁王府
一件也少不了，而且用量很大。有些用度就需要专供，比如
柴炭。于是，邹县的平山就成为鲁王府的柴炭供应地之一。

平山属凤凰山向西伸出的余脉，土多石少，适合树木生
长，山势平缓，便于上下运输。可以想象几百年前的平山，树
木葱茏，遮天蔽日，其间伐木丁丁，斧声不绝。皇室贵族餐饮
和取暖所用燃料，比较讲究，不似民间直接烧柴取火。贵族
们需要空气清洁，杜绝大烟大火。柴薪砍下后，一般还要二
次加工，烧成木炭。不知平山脚下是否有过木炭厂，是否有
过“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劳工。

或许为了警示外界不得侵扰，或许为了宣示主权为我所
有，鲁王府的管理者寻了一块山石，稍加刮磨，在上面留下了

“鲁府柴炭山”五个大字。这五个字有过辉煌的霸气，有过落
寞的沉寂，现在成为见证历史的文物。

明末文人张岱的父亲曾在鲁王府任职，张岱于府内随父
生活过，他见过鲁王府过年时的灯彩和烟火，写了《鲁藩烟
火》一文，留在他那部著名的《陶庵梦忆》里。在他的描述中，
鲁王府的烟火那真是富丽堂皇，精彩绝伦，穷奢极欲：“兖州
鲁藩烟火妙天下。烟火必张灯，鲁藩之灯，灯其殿、灯其壁、
灯其楹柱、灯其屏、灯其座、灯其宫扇伞盖。诸王公子、宫娥
僚属、队舞乐工，尽收为灯中景物。及放烟火，灯中景物又收
为烟火中景物。天下之看灯者，看灯灯外；看烟火者，看烟火
烟火外。未有身入灯中、光中、影中、烟中、火中，闪烁变幻，
不知其为王宫内之烟火，亦不知其为烟火内之王宫也……”

然而，繁华过去，灰飞烟灭。当年的鲁王府早已夷为平
地，现在连瓦砾都难得寻见，尚不如留在山野里的一块石头，
在记录，在见证，也在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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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槽，农耕时代家家户户的必备品。这
里要说的石槽，却是金乡县胡集镇后戴楼村
的“镇村之宝”，这个“超级”石槽长3.6米，一
头宽0.73米，一头宽0.75米，高0.58米，村中
修路时被意外发现，村民不忍心毁了，费力
很大力气，才挖出来，放在了村头。没有谁
知道它的来历，却成了全村人的谈资和神秘
之物。

石槽本是喂牲口草料用的容器，整体青
石凿成，一般上宽80厘米，下面稍窄，大多
长两米左右。上世纪末，牲口退出了农耕，
石槽只存在于饲养场了。二十一世纪以
来，新农村、新社区普遍推广，石槽渐渐的
退出历史舞台，却华丽转身变成了艺术品。
老石槽置于庭院，储满清水，可植睡莲，养金
鱼，保存了怀古情愫，又赋予老物件鲜活的

生命。
石槽两端上方凿有两个圆孔，叫“槽

眼”，是用来固定石槽或拴牲口的。石槽下
部凿有一个圆孔，叫“水眼”，是冲刷槽底排
水用的。农家饲养牲口，石槽冬季要凳在
室内，夏季凳在房前的牲口棚里。每逢春
节，会贴上“六畜兴旺”“风调雨顺”之类的
春联。

与“石槽”有关的俗语，最典型的一句是
“一个槽上不能拴两头老叫驴”，比喻不能把
两个脾气暴躁的人放在一个岗位上，还有一
句就是“人恋故土马恋槽”。

最有名的石槽，当数关羽赤兔马的专用
马槽，长约5米，宽约1米，现藏于荆州博物
馆，相传为关羽镇守荆州时喂赤兔马的食
槽。关羽初来荆州时，驻兵襄阳，曾把赤兔

马放在钟祥的一座山里放牧，后人称此山为
“放马山”。关羽命人在山坡上凿一巨型石
槽，派人专门饲养赤兔马。仅三个月又三
天，赤兔马就长得膘肥体壮。

一年之后，关羽移驻荆州城，去马棚准
备把赤兔马拉出来溜溜。把赤兔马牵出来
一看，大吃一惊：赤兔马明显地消瘦，肋骨都
看得一清二楚。养马官怕关羽怪罪，连忙如
实报告。原来，赤兔马自从离开放马山后，
就变得挑食，再好的草料也不吃，法子想尽
了也无济于事。

关羽不信，亲自喂草料，结果赤兔马还
是不吃，把石槽也弄翻了。关羽猛然想起一
句俗语：“人恋故土马恋槽”。于是，派人去
把那个山上的石马槽整个凿下来，用几架车
拼起来运到荆州。赤兔马见了这个石马槽，

显得十分高兴，又像从前一样大口大口吃草
料，很快回到原来的样子。关羽死后，这石
马槽流落在了荆州。

戴楼村的这个石槽，虽然没有关羽赤兔
马的石槽大，也没那么有名气，但在远近却
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当地还流传着一个
典故，戴楼村老乡异地相逢，如果原来不认
识，就要先考一考再认老乡。“你说你是戴楼
人，你说咱村的石槽那头宽，哪头窄？”如果
说“东头窄西头宽”，那就对了，是戴楼人；如
果答不出来，就不是戴楼人。

戴楼村的“镇村之宝”
图文 蔡运华

同学说建了八七级五班微信群，班里的
同学大都入了群，在群里和同学们打了招
呼，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1987年考入邹县第十九中学后，一下子
从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来到了高楼林立、马
路纵横的县城里，自卑、孤独，曾在很长时间
占据着一名农村学子的心。好在经过近一
年的接触，班里的每个同学都很友善，到毕
业时大都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了。

1990年参加全国高考，时间是7月7、8、
9号3天，时令正是小暑。头天下午看好了
考场，我在邹县四中考试，离我们邹县十九
中也就是现在的邹城二中足有三里地，就和
几个同学约好了走着去。

当时别说我们住校生，即使家在城里的
走读生，高考也是很少有人接送的。好在学
习、考试什么的一直靠自己，所以去考场的
时间计算得很宽裕，考试用品之类的事，也
准备得很充分。考完以后，全校三百多个毕
业生，倒没听说有迟到误了考试的，也没听
谁说丢这落那的。

只是三里多路程，赶到四中已是一身汗

水了。赶紧在校园的树荫下抽空再瞄上几
眼书，或是拿书本扇风去去汗，或是一趟两
趟地上上厕所做准备。进了考场，手脑并用
地忙乎两个多小时，教室里没有空调、电扇，
有时汗水湿透了短衣裤，有时脸上的汗水滴
落在试卷上，或是手和胳膊褥湿了草稿纸。
没有谁抱怨天这么热，或是认为本来就该这
样，或是压根就没关心天热天凉吧。

只可惜那时国家招生少，听说全校三百
多毕业生只考上了很少的几个人。我们八
七级五班是文科班，更是鲜有人考上。三年
的时光，近一千个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同
学们就这样天各一方了。

书是没有白读的，在群里慢慢知道，毕

业后同学们有的成了教授或专家，有的做了
局长、行长或校长，还有的出了国，也有的成
了企业家。而我，虽然没能成为单位里的领
导或骨干，可至少也是家里的顶梁柱。

就这样，每天看同学们在群里或回忆往
事，或畅谈生活，或打个招呼就走，真是简单
快乐又暖意融融。

一场秋雨过后，天气竟然一夜之间就变
得涼爽了。清早起床，沿着唐王湖长长的栈
桥，不时地抚弄下堤岸边那青翠的芦苇叶
子，看遍小心翼翼弯下的，刚刚生发的毛绒
绒的浅紫色苇花，在脸上感受一下那醉人的
酥痒。尚有湖心岛东那一池风光旖旎的荷
花，也照例登上了风景秀丽的护驾山顶。

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极目四望，天高
云淡，山外农田里的花生、地瓜和玉米，正在
这秋阳的抚慰下饱胀，一片片的枣林、苹果
林，正有满树的果儿，你挨我挤地争涂些太
阳的油彩，也一个个地变得潮红满面了。

猛然间又想起了同学们。这秋天里的
田野，用不了多久，就是一片丰收了。而我
们的相识，在这个金色的秋天里，一定也收
获满满的金贵友谊吧。

丰收的聚会
唐广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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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礼，曾子行孝，任子讲德，孟子
论民生”。圣贤故里，妇孺皆知。关于“任子
讲德”，有我记忆中的四德桥、两德街与任子
祠。任子祠旁四德桥及两德街的命名，既是
任子高足蒯子宣扬任子讲德之果，又是这些
桥与街命名不离“德”字之因。这也是任子
儒学“大德”思想的古迹佐证和注释。

顺德桥，在原祠堂西南千余米东西道
上，时称“小南桥子”。此桥是单孔石桥，桥
面石早已没了棱角，而被往来车辆轧出了轮
沟。顺德桥所建年代曾刻在碑上，但早已不
知去向。此桥是城里人往来祠堂祭祀的唯
一路径。1976年，济宁市公共汽车公司初建
时，该桥被拆除。当时我在现场旁观，见一
石刻有“顺德桥”三字，推土机把这块刻石推
到了低洼处，现今位置应是公交公司西北

角，建设路的门市下面。
正德桥，石刻见于祠西，是村中雨水流

向吴家坑小石板桥下的壁石，桥名石显得模
糊古朴，原在入牌坊随泗水府河的南北正道
上。又因路面不断升高，水道与桥自然废
除，如今位置在古楷路东西道上。

建德桥，在正德桥东边，“大德里大街”
南头，桥下流有泗河之水。古泗水不像近百
年的规矩而支流甚多。此桥的位置，应在古
楷路东西道上，路北小区中。

广德桥，在祠后汶泗合流处东，原是木
架桥，后有刘姓人士独资改建石桥，此桥也
早已不复存在，如今位置在声远舞台西，靠
建设路。至晚明时期，济宁通兖州二里铺东
的古道上，又建木桥，改为石桥时，借原“广
德桥”之名刻为“广德桥”。原桥西有碑铭于

民国《重修桥碑记》，于1975年冬农业学大
寨运动中平洼造田时拆除，如今位置在妇女
儿童中心南头，刘庄路北。

刘庄曾有因“任子讲德”而名的“两德
街”。

当时刘庄有知名的“两大庙”，即任子祠
与土地庙。任子祠与土地庙始建于唐，据
传，初唐帝遇到战争，得土地神庇佑而躲过
劫难，此帝誓言得帝后建庙布天下而敬之，
尔后果真建了土地庙。任子祠要晚土地庙
几年，在唐开元七年封任子为“任城伯”时兴
起。两庙位居最高点，祠在庙前，一南一
北。唐代以后修一次小一次，庙的规模逐渐
缩小。那位刘姓人士发迹后，居祠后庙东

“大德里”南北大街，东为任子后裔居住，后
称“任府”。该“府”曾在1977年盖民房时被
掘出旧房基，此街正是当时不同凡响的“两
德街”之一的“大德里”街。

还有一条大街，是两庙以西的一条南北
大街，此街笔直，当时称为“承德胡同”。西
是仲家大院，东为祠堂。承德胡同如今的位
置，在陶然楼、金宝迪往南至古楷路。大德
里如今的位置，应在通往古楷树胡同东19
米南北处的小区内。

任子祠是旧时历代当政者与任氏后裔
供奉祭祀先贤任不齐的神圣公祭场所，为唐
初所建，目前遗址仅存那株数千年的古楷
树，现今社区因树命名为“古楷园”。祠堂几
经修复，1965年拆除。我清楚记得，祠堂在
楷树的东北处，现针灸室正是祠基，针灸室
的后墙是祠的后墙，祠的前墙要在针灸室往
前七八米，针灸室的东山墙，正是祠的东山
墙，还要往东四五米。

当初，任子祠建在土台上，高大宽敞，后
有牛墙，前有平台，上台阶入平台，大殿显得
庄严雄伟，清末民国时逐渐荒废，新中国成
立后，尚存一庙一楷，数幢旧碑，还有很醒目
的御赐“尼山道墨”门上匾额，其它附属建筑
物均不见踪影。

新中国成立前，祠内也曾暂驻过流军，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当过牲口屋、学校，1958
年曾是人民公社社员大食堂。被拆前夕，尽
是杂物及寿材存放于祠内，平时没人敢进祠
堂，还有好多刺猬、长虫、黄鼠狼窜来窜去。
天龛中藏有很多旧书及任氏谱牒、祭器等，
拆除时散落满地，无人收起私存，祠的砖瓦
樑橼为扩建刘庄小学所用。

四德桥、两德街与任子祠一样，已是
为数不多的年长者的记忆，古楷园中任子
祠堂遗址内的子贡亲植古楷树仍枝繁叶
茂，如同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诉说着过
去，更有海内外任氏后裔来此省亲祭祖者
络绎不绝。

古郡任城的四德桥两德街与任子祠古郡任城的四德桥两德街与任子祠
李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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